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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

她是徘徊河岸的早逝红颜，

性子入世、七情难断六欲不绝，

百年来早已习惯无边无垠的寂寥，

某次因缘际会爱上一个无表情的男子，

硬想把自己放入他平静的生命中，

不惜说明身份执意成为他的鬼妻，

岂料她的主动换来的却是难堪的答案。

他是阴冥使者，掌管生死簿的文判官，

既是成仙正果便不能涉及尘世男女之情。

唉选两人有如云泥之差，注定有缘无分，
只要知道他并非无动于衷便已足够，

就让投胎转世终结这难了的情缘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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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是徘徊河岸的早逝红颜，

他是掌管生死簿的文判官，

两人有如云泥之差，注定有缘无分———

古代美人



１ 也有明心寄阿谁

寂寞，似乎是无所不在的。

小河缓缓流动，月牙儿倒映在上头，摇曳着弯弯的

曲线。

彷若在笑。她想。

斜倚着柏杨树的身躯微往前探，柔若无骨的手撩拨

着流水，这渗凉的空气、渗凉的水，与自己的体温相同，

怔怔望着河中水，以前，很久很久的从前，它们会穿透她

的掌心五指，顺畅地向前流去，可如今，她竟有了形体，

掌心能掬起一捧清澈的水。

那对眼仍是瞧着，一瞬也不瞬地盯着河面，不知在

端详什么，但绝对、绝对不是就着微弱月光打量着自个

儿的脸蛋，因为，仅除了眉似的月娘，河面上没有人的倒

影。

她是不该存在的，没有温暖的躯体，她只是一缕幽

魂，又为什么，她会有那么清晰而善感的心绪？不懂

呵⋯⋯

莫非久在阳世徘徊，沾染了人气，多少，有点儿像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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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人了？

她恍惚思索、恍惚地笑，不远处几户人家临水而居，

小院内传来狗吠声，还有女人高亢的叫骂，语调清亮精

神，炒热冷淡的夜，打破原本的静寂。

“小豆子！你这短命赖皮脱兔儿，咱叫你收了晾竿

上的十串香肠，这会儿就剩着九串，还一条呢？藏去哪

儿啦？”忽听到杀猪似的哀叫，小豆子肯定又被扭耳朵

了。

“你给咱过来！你这不蒸不烂不煮不熟不捶不扁不

炒不爆的臭豆子，给咱讲清楚啦！香肠呢？”

“哎哎哎⋯⋯疼、疼啊———娘、娘，香肠不是豆子拿

的，太阳下山时，它们就变成九串了，我也不知道———”

声音像在吸气，“哎哎哎⋯⋯疼、疼，轻点儿轻点儿

啦———再拧，豆子要假豆变真豆，没了耳朵，光溜溜一颗

头。”

“还有嘴撒赖！难不成香肠自个儿会飞，噗噗噗就

飞走了？还是山里来了虎精蛇怪噗地跳上晾竿叼走了？

哼！他们有胆子来，还得瞧咱肯不肯放他们回去！”她愈

说愈精神、愈骂愈活力。

“娘、娘，对！被叼走的，肯定是，哎哎哎！这会儿你

拧错人啦！痛啦！”

“哟———你猴子啊？给个竿子就顺着往上爬！”

“不是我、不是我！你问黑头啦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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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然一片安静，暴风雨前的宁静。

果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小院里爆发出更响亮的

叫骂，夹杂狗儿的哀鸣，好不凄惨。

“臭黑头死黑头！有嘴巴吃没屁眼拉屎！老娘哪儿

对不起你要你看门，你倒好，把咱辛辛苦苦灌的大香肠

给吞啦！养着你做什么？好吃懒做的家伙，干脆卖给老

李做香肉，还能挣几个子儿！”没有虎精蛇怪，倒有只馋

嘴的老狗，监守自盗，防不胜防。

“啊呜⋯⋯啊呜呜⋯⋯汪汪，呜呜⋯⋯”狗耳被拽

着，听到“香肉”两字，它发出又凄凉又可怜的哀号，以博

取同情。

“娘，小声点啦！桂花和棒头他们两家又点灯了，肯

定是教你吵了。”男孩说得莫可奈何。

意识到吵了邻家，她稍作收敛，但天性使然，压低的

音量仍让人听得一清二楚，气呼呼的。“咱大声嫂说话

就是大声，天生嗓门大，方圆百里谁人不知？”

“是是。娘说话是响了点儿，心地可是一等一的

好。”小豆子精灵性子，跟着卖乖赔小心，又说了好些安

抚的话，一场香肠风波稍见平息。

过了会儿，就听大声嫂骂着：“去！你这只癞痢黑心

肝的，今晚不准睡在院子里，到外头吹夜风，好好想想。

往后再贪嘴，咱真把你送给老李！去去！”

“呜呜⋯⋯啊呜呜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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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少装可怜，老娘不吃这套！”接着是关门落锁的声

音，还听见她喊着：“豆子，脚洗干净再上床，弄脏咱新铺

的被单，老娘打断你的狗腿。”

豆子家的灯终于熄了，桂花和棒头两家的灯也跟着

熄了，夜恢复平静，只有虫声蛙鸣和小河的低吟。

过没多久，一只动物垂头丧气、四脚缓缓地踱至小

河边，喉中发出呼噜噜的呜鸣，好似很不得志。蓦地，它

仿佛察觉了什么，鸣音一顿，四脚停住，一颗大黑头抬将

起来，两颗骨碌碌的眼瞪向柏杨树这方。

“黑头，又被赶出来啦？”她对它笑，微弯的唇角是温

柔而亲切的。

识得熟面孔，因突生警戒而竖立的皮毛放松下来，

它委屈地摇摇黑头颅，动了动耳朵，然后老牛拉车似的

踱到她身旁，“咚”的一声趴了下来，黑狗头就搁在两只

前脚上，对着河中映月百般委屈地低鸣。

“好了啦，谁教你贪吃。”

冷冷的指尖顺着它的头毛，大声嫂骂它癞痢，其实

狗儿颈部以下是奶白色的毛，虽非光华似锦，也差不到

哪儿去，尤其一颗狗头，黑得乌亮乌亮的，名字取得刚刚

好。

“唉，大声嫂一家孤儿寡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平日

就帮人家做些香肠腊肉贴补家用、供小豆子上学堂，你

吃了一大条，她当然心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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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呜呜⋯⋯”好像在自我反省，那黑滚滚的眼有了愧

色。

见状，她好笑地轻摇螓首。“好啦，别难过了，明儿

个天一亮，大声嫂气早消了，可没空闲来同你计较。”大

声嫂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雷声大、雨点小，这方圆百里

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更何况她在河流水岸已飘荡无数

个年。

身后有声响，她和黑头同时转首，是一个十二三岁

的男孩，他仅着中衣，裤子是随意套上的，前后还弄反了

面。

“黑头，你在这儿。”小豆子蹑手蹑脚走来，手中抱着

一大团高过头顶的干稻草，那模样很滑稽。好不容易来

到黑头身边，才要开口，却连打三个喷嚏，寒毛没来由竖

了起来，“唔唔，今晚怎么这么冷？”他自言自语，东看看

又西瞧瞧，昏暗中什么也没有，甩开莫名的感觉，他将稻

草铺叠成窝。

“你睡在干草堆里就不那么冷了，明儿个娘不气了，

豆子再带你回家。听话，快睡，我也要去睡啦。”他压低

音量，拍拍狗儿的黑头颅，才又偷偷摸摸地溜回去，一路

上不住地搓揉两臂，无意识地打颤。“冷⋯⋯好、好

冷⋯⋯”才初秋，没道理冻成这副德行，他加快步伐，只

想躲进温暖的被窝。

“呜呜———”黑头起身移动位置，趴在干草堆上，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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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嗅了嗅味道，它发出满足的呼噜声，黑脸一顿又搁在

脚上，摆好标准的入睡姿态。

“唉⋯⋯你真好。”有人关心着，真好。

她也曾享受过那样的感情，体会过亲人给予的温暖

关怀，该是好久好久的从前，久到已记不清亲人的容颜，

久到一个朝代换过一个朝代，久到这河岸人家来来去

去、生生死死，尽在她的眼中。

她不怕这样虚无的飘荡，只是有些倦了，有些寂寞

了。

“黑头，你知道吗？”她一个人自言自语着，手抚着老

狗，“秋娘的家人替她招了门亲，那男人拾走了写着她生

辰八字的红纸和一块鸳鸯玉，她娘亲还掷珓问她心意，

秋娘自个儿也答应了。”她学着黑头，将下颚搁在弓起的

双膝上，缓缓道出今夜为何消沉又惆怅的原因。

“黑头⋯⋯往后，我又是单独一个了。”

其实，她一直是单独一个，在偶然之下才与那个名

唤秋娘的小姑娘相遇。

秋娘是病死的，芳龄二八便香消玉殒，因生前未许

人家，亲人将她安置在祖宗祠堂旁的小小庙坛，如今已

过两年，等待轮回仍是遥遥无期，又无法受宗族供奉，孤

零零的无所依从，才会向亲人托梦，想寻一段冥婚。

黑头静静睨着她，眼皮有些沉，欲振乏力，鼻头发出

微微的呼噜声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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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静谧莞尔，为自己的感伤觉得好笑。

“魂魄也能有自个儿的姻缘吗？”没谁能为她解答，

这是一道好难好难的问题。

“若有，我可不可能也求一个？”

情爱，是怎样的一种感觉？她生前不懂，如今不懂，

从来，就不曾懂。她咬唇想着，然后慢慢地解下腰带上

的串铃儿，当她由黑暗的混沌中走来，意识到自己是一

抹幽魂时，这串铃儿就一直系在腰间，是她生前最爱的

饰物。

应该是最爱的，要不，她不会带着它穿过阴阳的界

线，应该是吧⋯⋯唉，她有些记不得了，有好多好多的

事，她都记不得了。

可不可能有一天，她也记不得自己了，忘记自己的

名和姓，只是固执地在这人世飘游，如无根浮萍、风中柳

絮，没有方向亦不懂存在的目的，没谁知道她，连她也不

知道自己，可不可能，会有这么一天？

机伶伶地打颤，不是因为冷，而是惊惧。

“只求一个，我⋯⋯只求一个⋯⋯”她合手包住串铃

儿，垂着眼眉低低喃着，对着夜空、对着月娘、对着满天

星斗。直到风静了，草丛里的虫子睡了，岸边的蛙儿也

歇息了，她才抬首，起身将一串铃系在柏杨树枝上。

串铃小巧精致，在她身上静无声响，就当她指尖放

开它的刹那，那铃儿随着柏杨树枝颤颤动摇，竟流泻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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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脆的音珠。

她微怔，幽幽的身魂伫立在寂夜中，下意识聆听着

那可爱的声音，清灵灵的，有高有低又忽高忽低，她想，

她是极爱这串铃子的，不管是生前，抑或如今。

? ? ?

又是清冷的夜。

这一晚，豆子家十分不平静。

不为香肠也不为腊肉，不是大声嫂也不是小豆子，

而是黑头。

“臭黑头，癞痢短命的，你着了魔啦叫叫叫，还叫不

累吗？”门咿呀地打开，大声嫂披着上衣，对住小院里那

头朝黑暗处猛吠的狗骂着。“吵得人不安宁，咱拿根线

把狗嘴给缝了，瞧你还叫不叫”

“呜唬⋯⋯唬⋯⋯”黑头稍稍收敛，又似极不甘心，

仍对着外头低咆，前脚僵直，两个铜铃眼直勾勾瞪着。

“啊呜———唬唬———啊呜———”这一声叫得像吹法

螺，一呼百诺，邻近的狗皆有感应，登时吠声此起彼落，

听得教人毛骨发寒。

大声嫂猛地打个冷颤，寒毛皆竖、头皮一阵麻冷，她

咽了咽唾沫，东张西望了一番。“好啦！别叫了，臭黑

头，你给咱进屋子里来！走走！”她赶着它，黑头不肯走，

她只得抱住它的狗肚，费力地将它拖进屋中，门栓一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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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于清静了。

幽暗处阒黑莫辨的夜，树影重重，风吹拂而过，枝丫

乱颤，影子交错起伏，这夜怪得出奇，虫不叫蛙不鸣，萤

火虫不知飞去哪儿，就连流水也小心翼翼地滑动，渗冷

的空气是诡谲、幽异又森严的。

静谧之中，细碎的声音在虚无中响起。

“文爷，您瞧见了，便是那个嗓门特大的泼妇，瞧瞧，

连养出来的畜生吠声也特响亮。”那音调一转，又无奈又

气愤，“生死簿上明写着今年五月得拘提她的魂魄，现下

都过去三个多月啦，她还好生生活着，这事主子尚未知

悉，若传开来，咱与底下小鬼都甭活了。”人“甭活”少条

命，鬼“甭活”则魂飞魄散。

“为何难以拘提？这差事你与马大哥当了许久，还

不曾有过失误。”随着略微低沉的男性嗓音，两个身影由

无转为具体，从黑暗处走来。说话的人一身朴素白衫，

面容清俊，眉眼尔雅细长，另一位有人的躯体，顶着却是

牛头。

那牛头急急又说：“唉，提老马做啥儿？连无常兄弟

也吃了亏。一开始，咱按着上头命令派小鬼来提她的魂

魄，那泼妇可厉害了，扬言要油炸小鬼，还滚了一锅火烫

的油恭候着，吓得小鬼们连爬带滚地逃回。”

这事尽丢脸，简直颜面无光，他撇了撇硕大的唇，勉

强道：“咱与老马听了，真真火冒三丈，两人亲自上阵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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瞧对方是啥儿三头六臂。她合该要溺毙于河水中，那

日，咱引着她到河边，老马拽着铁链候着，眼见就要大功

告成，却无头无脑一阵犬吠，不止一只，而是成群结队，

这方圆几里的狗全聚集了，那泼妇天不怕地不怕，回头

又是霹雳连环骂，双脚原要往河走，却忙着赶狗，等狗散

了，她也累了，回家倒头便睡。唉唉⋯⋯”他皱眼，额头

登时布满纹路，其实内心挺庆幸她把狗群赶走，要不，头

可真疼了。不过这丢脸事，他是抵死不会道出的。

“无常兄弟听说更凄惨，老黑变成一根木头，想绊倒

她，让她摔入水中淹死，却让她一脚踢飞出去，末了，她

还将他拾了来，准备劈开当柴烧。而老白趁着那泼妇到

河中拾螺时，化身为一粒特肥的螺，打算等她来拾，再教

她脚步打滑上不了岸。可打算归打算，事前也想得周

到，但每每到得紧要关头，那泼妇如有神助，总能化险为

夷，结果老白真被她拾了去，差些入了油锅，炒成三杯螺

肉。”

白衫男子嘴角有一抹笑，事态虽说严重，听了过程，

禁不住要笑。

“这可⋯⋯希罕了。”他斟酌字句，不想伤了牛头兄

的尊严，毕竟，教一个拙妇整成如此，是件挺不光彩的

事。他很难想象平时严肃的牛马两位以及无常兄弟惊

慌失措的神情，暗暗思忖着，对这位大声嫂的兴味不由

得浓了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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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爷，您别尽是笑，可得为大局想想法子。主子要

人三更死，绝不留人到五更，现下，她活跳跳的，不只活

过五更天，还多活三个多月，唉唉⋯⋯这事可难办了。”

他哀声叹气的模样丑得“沉鱼落雁”、无谁能出其右。

“牛兄别急。”他踏在岸边，幽明的目光由大声嫂家

的院落扫向邻近人家，视线默默移动，然后默默地调向

河面，安稳地扯唇，“这事先交由小弟琢磨，该如何，我会

想个法子。”

牛头闻言大喜，心中大石算是卸下一半。

“文爷肯出面那是最好不过，兄弟们欠您一分恩

情。”他对他抱了抱拳，精神一振，“咱等静候佳音。”道

完，他转入方才来处，黑暗模糊了身影，融入夜色当中。

天地中，惟留白影静静伫立，他鼻翼微动，轻嗅着周

围空气，自然的花香草腥，树木与土壤的味道，有生人的

气息，也少不了精怪的腥膻。

他双目抬起，在黑幕中望向远处山林，知道有许多

修行之体住隐其中，如此虔心修道，但求位列仙班，只要

他们不扰生人、不坏天理轮回，他是无权多管的。

双手负于身后，风扬着他未扎束头、披散于肩的黑

发，总觉得某处不对劲儿，却抓不出问题所在。

以往，千年的时空，他不曾有过这样不确定的感受，

内心暗暗低笑，想象自己若也教那妇人整垮，那状况肯

定好笑至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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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淡凝神，眉忽而一扬，半合的双眸陡睁，因耳际捕

捉的一淙铃音，随风清脆谱曲，如团团的冰珠击地，相互

撞击，荡在这幽幽然的夜。

颀长身形翩然半旋，已移形换位，他来到临水生长

的柏杨树下，头朝铃音乍现的地方望去，见一串铃儿挂

在枝丫，颤颤地动、轻轻地摆着，像姑娘家的酒窝。

不似人间有，更非天上来，音中有魂有魄，仿佛自有

生命，正喃着什么。端详着、倾听着，终于，伸手解下那

串引他兴趣的铃子。

他能知天地、识破古今，却不知姻缘从此而生。

? ? ?

入秋，夜总是冷清。

她来到柏杨树下，有些不可思议地瞧着，原系着串

铃的树丫空荡荡的。原来并非错觉。

昨夜她仿佛听到铃音，由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，潜

心感应时，却又静寂无波，以为是心头搁了这件事儿，便

无时无刻不着想。

可如今，她的串铃呢？到底在哪儿？又为何人取

走？

正自思索，一只老狗来到身边，张嘴扯着她的裙摆。

“黑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她笑问，弯身想救回自个儿

的裙摆。唉，连狗都咬得住她，瞧来，她身上的“人气”是

·２１· 鬼 妻



愈来愈重了，变得人不人、鬼非鬼。

“放嘴啦！我想事情，你别闹。”

黑头还是固执地咬住，想将她往小院方向拖行。

“你到底———”她的话猛地截断，看见四个尖耳大肚

的低层灵正跃过大声嫂家的院墙，“糟，是魑魅魍魉。”她

一惊，身形飘然而去，移动时形体显得透明。

“嘘⋯⋯”她朝黑头比个噤声的手势，怕打草惊蛇，

因小鬼中就属魑魅魍魉最难缠，他们是有名的各自肚

肠，灵层甚低，向来听命他人，容易受驱使，害人的招数

层出不穷，只问结果，不择手段；但若控制得宜，又能成

为得力的帮手。

她与黑头伏在窗下窥视，大声嫂和豆子睡得正香，

屋内屋外均是漆黑一片。

四小鬼不交一语，入了屋便分头行动，一只倒光厨

房大水缸的水，一只倒光脸盆里的水，一只放掉院外储

水槽的水，一只则把屋中所有茶壶的茶水全倒了。

忙碌了会儿，四只小鬼聚在一块儿，咭咭笑道———

“明儿个，她非到河边提水不可。”

“是啊，煮饭、洗衣、喝茶、洗澡，总得用水，她一定得

去提水。”

“她一去提水，我两手就往她腰后这么一推。”边说

着，边摆出推人的动作。

“我再抓住她双手不教她爬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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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蒙住她的嘴，嗓门再大也没法儿呼救。”

“那我就压住她背脊，让她想撑也撑不起来。”

“嘿嘿嘿，文爷心思未动，还没下指示，咱们便替他

办得妥妥帖帖，他老人家知道了肯定欢喜，说不定将咱

儿推荐给天师。”

四鬼又一阵怪笑，倏忽间已跳出窗门外，无声无息

跃过院墙，不见影踪。她反应甚迅，在他们跳出时，身影

缩向墙边转角，直到四周恢复平静，捂住自己嘴巴的小

手才缓缓放了下来。

“差些儿教他们发现呢。”她喘了口气，对着黑头微

笑。

“呜呜⋯⋯”老狗摇着尾巴。

“地府又派鬼差来提大声嫂的魂魄了。”听见魑魅魍

魉的对谈，虽不知“文爷”是谁，但“天师”两字却如雷贯

耳，如她这种飘渺的孤魂野鬼，没人供奉、无所依附，若

是遇上天师，不知会被如何拾掇。她随即又想，被收拾

了也非坏事，省得一个影儿孤孤单单，唉⋯⋯

抛开乱七八糟的思绪，她抚着黑头的顶毛，静静道：

“我想，大声嫂的大限是到了，咱们要阻止也无能为力，

唉⋯⋯她若死，小豆子就孤零零一个，冷了由他、饿了也

由他，没人煮饭给他吃，没人为他裁衣缝鞋，没爹没娘，

没人疼爱关怀，从此，就只有自己一个，就像⋯⋯就像我

一般模样。”她说着别人，也说着是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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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好久好久的时间，她或者模糊了亲人的面容，或

者忘记一些关于自己的事儿，但心是不变的，同样的善

感，持着一分柔软的明心。

黑头似懂非懂，大眼眨了眨，喉间呼噜呼噜地低响。

“唉⋯⋯”她又叹气，咬着唇同老狗对看了会儿，心

中委实难以决定。沉吟片刻，她忽地头一甩。“不管了，

要帮就帮到底。”接着，她飘入屋中，到厨房取来一大一

小的木桶，掉头往河边去。

黑头知晓她的心意，兴奋地绕在她身畔，见她将小

木桶装满水，它趋前自动地叼住，等她将大木桶也装满

水，一鬼一狗才返回屋中，来来回回几趟，厨房的水缸溢

满了，院里的水槽也满了，脸盆也有水了，天一亮，大声

嫂可以煮饭烧茶水，不必再到河边去了。

“这些水够用两三天，届时，咱们再帮大声嫂提水。”

她抿唇笑着，眼眸中有好多的愉悦。

这不知是她第几次救大声嫂了，刚开始是巧合，那

小鬼首次来提大声嫂的魂魄，大声嫂正准备油炸豆腐当

晚饭，还一边赶着小豆子洗澡，听见她骂得好大声响，

“你这短命小鬼，要老娘喊几声才肯进来！我把你这小

鬼丢到油锅里炸，瞧你还躲不躲？”她骂着不肯洗澡的小

豆子，可那个正要跳进屋里的真小鬼听了，吓得惊慌失

措，又听见大声嫂噼里啪啦连环快骂，这么泼辣的魂魄

是不敢要了，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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